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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誰明「沉默大多數」感受?」  

在「佔中」與「反佔中」之間，存在為數不少的「中間」市民，究竟他們有何想法，這是

很值得了解的問題。近期每談到這些處於兩大陣營中間的市民時，本地新聞媒體通常都會

立即稱之為「沉默大多數」。最近有一位年輕記者提問，為何那些「沉默大多數」都沒有

發聲？我回答，顧名思義，「沉默大多數」就是較少發聲，否則我們也不會稱之為「沉默

大多數」。  

這聽起來十足政治爛 gag，但不能說是全錯。媒體對這群人的興趣，往往只在於究竟人數

有多少？又或者為何不表達意見？評論又經常很快把他們定性為政治冷感，反而很少有人

會嘗試進入他們的處境與思想世界，了解這批「沉默大多數」的訴求。  

面對變化 心存不安  

有趣的是，在我們身邊的人，不少均屬於這個類別，他們對「佔中」與「反佔中」都很有

意見，只是在目前香港的公共討論平台上，完全找不到代言人或思想上較為接近的公眾人

物。以他們多年來的習慣而言，一定不會為此挺身而出，自發地搭建新的平台或組織，公

開發表意見。對他們來說，外面的那種熱鬧，是形式多於內容，同時無論哪一個陣營，基

本上都只忙於攻擊對手或向對手反攻，而忘了那些夾在中間的另一批群眾，其實另有一番

心事。  

跟一些「沉默人士」聊天，了解到他們對於香港社會環境的變化，覺得混身不舒服。表面

看來，這樣的回應毫不出奇，並非什麼新聞，但追問之下，則發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並不

是十年如一日的一貫置身事外、不理世事，而是面對新的環境，有着一份新的不安。  

長久以來，「沉默人士」在公共參與的問題上，都是採取可免則免的態度；背後的原因，

並非只有一種（例如重視實際的利益），而是各有不同的打算。不過，就算考慮各有不

同，他們在實際的行動上，卻相當一致──在現存制度及環境的局限之下，盡量爭取他們

心中最理想的選擇。  

當然，並非每個人都能夠取得心中所想，同時也並非每個人均以相同的條件去爭取心想取

得的結果；但以往無論環境如何惡劣，外面如何大風大雨，很多人仍相信自己可以守護眼

前的一片「自留地」，努力耕種，將來會有所收成。  

九七回歸之後，令他們感到不安的是，這片過往在個人層面上仍有少許控制能力的「小天

地」，不是範圍日益收縮，便是愈來愈覺得個人的控制能力日漸減弱；從前無論在什麼狀

況底下，個人仍可埋首於有限的範圍內，積極地為自己打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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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現在的特區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各個方面，不但沒有突破，甚至連守住本業

亦力有不逮，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對那些「沉默人士」而言，現在連退回自己的「小天

地」、只求做好本分、取得應有回報亦有困難。令他們感到最不自在的，是社會環境竟然

成為打擊個人積極性的因素，以致他們無所適從。  

互相拉扯 才可撕裂  

理論上，這些「沉默人士」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，應該投入公共領域，尋求某種集體或制

度層次的改變。問題是，在他們眼中，看不見以不計成本的手段來爭取民主化，是改善特

區施政最有效的方法。雖然他們並不喜歡、更不支持特區政府，但與此同時，他們也覺得

議會政治一塌糊塗。「佔中」之所以未能引領這群人進入公共領域，皆因整個行動對個人

參與的要求甚高；換句話說，他們應該只是「佔中」打算感動的對象，而非第一線爭取的

支持者。而結果「佔中」亦很難打動他們。  

至於「反佔中」，那套害怕出現動亂的宣傳，相信有利於爭取「沉默人士」的支持，但在

聊天的過程中，發覺不少「沉默人士」對「反佔中」的動員亦相當反感。正如他們所講，

所謂社會撕裂，總不是單靠一隻手在拉扯，只有當雙方都出盡全身之力的時候，才會造成

撕裂。面對吵吵鬧鬧的「反佔中」，「沉默人士」選擇敬而遠之，當簽名表格開始在工作

機構裏傳遞的時候，他們就更加反感。  

本文把「沉默人士」的心態和態度呈現出來，用意不在於肯定或批判（例如指摘為冷感、

犬儒），而是想指出簡單的一點──在目前這個「腦充血」的環境裏，或者我們也值得暫

時抽身而出，環顧四周，分析一下在眾多意見之中，或者還有一些想法值得好好了解一

下。  

那些尚未發聲的，其實也有想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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